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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叔这个人
马斌

好几个同事喊他“M”叔，因为他姓莫，本人比较幽默，又有标志

性的“M”头型。他说，如果冬天自己出门了，忘记了戴帽子，他能比大

多数的人更清醒一些，因为凉意自会直飕飕地敲响他的脑门。

“M”叔也不是天生就是“M”头。中年男人的痛处之一便是脱发，

谈起头发，他倒不去遮掩。他常感慨多亏当年自己相亲早，不然恐怕

现在还得打光棍呢！有次他翻出了一沓旧照片，指着上面的人对我

说：“看，叔以前的头发就像夏天，现在呢？秋天吧，不，得过冬喽！”“M

叔，冬天好啊，图个清净。”我才不会那么俗套，安慰他说“聪明的脑

袋不长毛”这种套话。他愣了一下，接着眉眼弯了起来，说：“你小子

啊，坏得很！”跟他待久了，身边的人自然会受些影响。

前不久降温迅速，同事们一进入公司里，先要搓几回手，再喝上

几口热茶，方能缓过劲来。“M”叔装备齐全，手套、围巾、帽子，一样都

不少。有一天，他照例缓缓摘下保暖套装，接着从包里拎出来一袋东

西，提高声音说：“来，大家尝尝我们家的养生红薯，老人自个种的。”

我们蜂拥而上，那个袋子瞬间瘪了下来。红薯烤过，暖烘烘地躺在手

心里打滚儿。“M 叔，这红薯来得太及时了，多谢！”有个人出来道谢。

这时，老板也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M”叔留了个心眼，提前将老板

的那份装在了另外的袋子里。此时，他赶紧从包里将它拿了出来，递

了过去。“吃什么吃！你，给我进来！”老板却对着他一顿狂吼。刚才的

那片喧闹声，霎时间像掉在了地上，偷偷溜走了。

大约半个小时后，“M”叔走了出来，老板紧跟着出来呵斥：“废标

了！你们做的什么标书！甲方很生气，老莫说怪他没看出来问题。老

莫扣五百，其他人各扣两百，你们没有意见吧？”公司里鸦雀无声，老

板转身又进了办公室。“M”叔随即朝我们挥了挥手，将做标书的人都

招呼过来，低语道：“大家别太难过，晚上我请你们涮火锅吧。如果一

顿不够，就吃两顿。”我们感动地答应了。年轻的姑娘小森含着泪保

证着等攒下些钱，定要请“M”叔吃顿好的报答。

“M”叔曾当过部队里的驾驶员，当年因为性子直，吃了不会说话

的亏。他笑称，自己后来先学会了沉默，再学习怎么开口讲话。退伍

后，他开过出租车，那段时间见到了许多的人，听到了许多的故事，

也讲了许多的话。那时他还爱上了健身，考取了相关的资质证书，之

后又成为了一名健身教练。几年后，那个健身房的老板跑路了。经熟

人的介绍，他才给现在的公司老板开车。相处久了，老板见他这人很

机灵，想着不能浪费了人才，便把他调到了如今的岗位上来。

那天晚上，我们聚在一起，一顿热腾腾的火锅下肚，人也暖了起

来。我们聊着天，还真把标书里面几个错处给捋了出来。提到被扣钱

这事儿，大家心里总归不痛快，但公司也早有规定，也是没办法的

事。这时，“M”叔大声说：“我可不想再琢磨这事了，不然又得掉头发

了，我可伤不起了！”大家都被他的话逗笑了。

“M”叔长得不帅，但很有型。他适时表现出来的幽默，总能给身

边的人带来些许的温暖。让我们觉得眼前的坎儿，好像也没那么难

迈过去。

刘老爷子
谭光辉

隔 壁 刘 老 爷 子 曾 经 有 过 一 次 英 雄

壮举。

上世纪七十年代，老爷子的老伴在队里

畜牧场养猪。一天深夜，雷雨交加。半眠半醒

时分，隐隐约约有个声音在提醒老爷子说：

“快起来，畜牧场进贼了！”老爷子一骨碌爬

起来，戴上斗笠，拿着手电筒冒雨向猪场赶

去。猪场的门锁被撬开，门虚掩着。“快来人，

有人偷猪了！”老爷子大喊。“抓贼了！”“抓贼

了！”顿时，屋场里喊声震天。小偷慌不择路，

从猪圈洞里逃走了，现场丢下半袋米、一盏

手电。真是：夜半被梦惊，醒来心不宁。只身

赴猪场，吓跑盗猪人。生产队赞老爷子护猪

有功，年终授予他“优秀社员”称号。

刘老爷子是个菩萨心肠。燕子在厅堂

上搭了两个窝，老伴嫌脏嫌吵，要把燕子窝

捅了，老爷子劝老伴说：“狗来旺，猫来富

……燕来筑巢人多福。”老爷子常说“与人

方便，自己方便”。过去那些报春的、逃荒

的、赶汽划子的、上门向老爷子讨个小钱讨

点大米讨点水喝的，老爷子总能满足他们。

邻居来借个东西，老爷子总能尽己所能给

予帮助。

老爷子是这样给人方便，可要是看到

邻居把借去煎中药的砂罐送回来时没洗干

净，他准会拉长老脸和人家急。

刘老爷子是屋场里出了名的讲究人。

刘老爷子家有很多规矩：与长辈和客

人一起用餐，小孩子不能坐炕凳；看到长辈

或客人要添饭时，晚辈要起立双手接过碗，

盛好后双手递上；给别人盛饭时，既不能装

得太满，也不能只装一下；夹菜时，只能夹

靠自己前边的，不能在碗里翻来翻去；饭前

饭后不能敲碗，告诫小孩子说敲了碗将来

冇得吃；到别人家做客，千万不要吃人家的

“看碟”。平时看到小孩子在晾有内裤的地

方打打闹闹，刘老爷子会拿响竹来赶。

老爷子讲话很斯文，上厕所会说走“灰

屋”或到“后背”；喝中药会说喝“狗屎汤”。

老爷子最怕孩子乱说话。小孩子不留神说

要吃“大肉”，老爷子会恨不得把那张臭嘴

撕开。大年初一，为了防止小孩子乱说话，

刘老爷子会早早起来，用草纸给每个孩子

擦一下嘴巴。

刘老爷子膝下无子，五朵金花，全是

“娣”字辈。“招、崇、建、惜、宝”打头，“娣”字

结尾。大女儿在家站门户。花甲之年，老爷

子喜得长孙。为了让孙子健康长寿，老爷子

不仅给孙子取了“狗儿”这么一个很贱的名

字，要不是儿子拦着，差点儿还遵古法让小

孙子钻了狗洞。

老刘家有后了，老爷子爱如至宝，甘心

让狗儿当马骑。女儿带狗儿走亲戚，老爷子

会在狗儿额头上用锅烟灰点一个黑点，还

再三叮嘱女儿不要让狗儿吃鱼籽、脑髓、寡

鸡子，傍晚千万不要抱着狗儿坐在屋檐下。

某年正月某日是个大好日子，老爷子

年前就约好了老理发师傅。因为是新年第

一次理发，老爷子早早地给师傅封了一个

大红包。

老伴知道老爷子是个讲究人，事前再

三叮嘱还没上幼儿园的狗儿到外边去玩，

不要乱说话。

师傅来了，老爷子又是让座又是递烟，

老伴又是泡茶又是上果品。

看到来了客人，狗儿守在家里不出门。

看到师傅打开工具箱，挂好刮刀布，狗儿更

是围着师傅团团转，怎么赶也赶不走。

看到师傅给老爷子披上白围布，小家

伙拍着小手告诉他奶奶说：“爷爷穿了白衣

服。”奶奶哄狗儿进屋吃好东西未果，小声

警告他不要乱讲话。看着老爷子闭着眼睛

让师傅修脸，小家伙突然大叫起来：“奶奶，

爷爷死了！”他奶奶气得脸都白了，追着要

打他，小家伙一溜烟跑了。“爷爷脸上出血

了！”不知何时，小家伙又钻出来大喊。

新年第一次理发，这又是“白衣”又是

“死了”又是“出血”的，难道今年有大劫？童

言无忌，老爷子吓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小

心谨慎地宅了一年。全家人也跟着紧张了

一年。

……

几年前，在县城碰到狗儿。他说老爷子

走了，享年八十八。

母亲的背影
唐文彪

听长辈说，我开口甚晚，到了三四岁依旧金口不开。母亲为此焦

灼万分，省吃俭用带着我四处求医，直到医生诊断只是“语迟”并无

大碍，她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她甚至自我安慰地信了那些乡野偏方

里的吉利话：“语迟的孩子命好。”

到了入学的年纪，母亲领着尚有些木讷的我去学校报名。老师

见我半天憋不出一句话，当即有些迟疑。母亲虽目不识丁，却深知没

文化的苦，见状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近乎哀求地为我争取机会。

老师心软了，让我写名字、做算术。当我工工整整写下名字并迅速算

出考题时，老师眼中流露出的惊喜，让母亲瞬间转忧为喜，那不住道

谢的身影，至今印刻在我脑海。

入学后，我不负母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三年级时，我考了全

区第二名。当晚班主任登门报喜，并建议母亲给我置办一身新行头

去区里领奖。母亲送走老师后，喜忧参半：喜的是儿子争气，忧的是

家徒四壁，何来余钱？

母亲向来要强，从不愿开口求人。为了让我体体面面地去领奖，她

咬牙捉了家里仅有的几只下蛋母鸡去集市卖了，为我缝制了一套新衣，

还买了一双我梦寐以求的球鞋。那一年，少了鸡蛋换油盐，家里的日子

过得更加紧巴，但我身上的新衣，却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里熠熠生辉。

父亲早逝，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瘦弱的双肩上。那时出行

基本靠走，一次随母亲走亲戚，十来岁的我在国道上看着呼啸而过

的大客车，心生向往，便谎称脚崴了，闹着要坐车。为了省下那几块

钱车费，母亲竟二话不说，背起我就走。那十多公里的路啊，我趴在

母亲背上心安理得，直到抵达亲戚家，看着母亲汗如雨下、几近虚脱

的模样，那份少不更事的“耍赖”带来的快意才瞬间化作了巨大的羞

愧。这份愧疚，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头几十年。

家里虽穷，母亲对做人的底线却守得极严。“人穷志不短”，是她的

口头禅。有次我和小伙伴偷摘了邻家的桃子，母亲得知后，气得满脸通

红，那是她第一次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在她的严厉监督下，我退回了桃

子并赔礼道歉。那一顿打，打掉了我的贪念，也打正了我的人生观。

后来，我离家创业，却遭遇惨败，生活重回困顿。为了东山再

起，我决定远走邻县。临行前，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层层包裹的布

包塞给妻子。打开来看，里面有整票，更多的是毛票和分票。妻子推

辞不收，母亲却执意塞过来。看着这堆带着母亲体温的零钱，我们

夫妻俩眼眶泛红——这哪里是钱，分明是母亲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一片血肉啊！

那一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接母亲去城里享福。

起初在异乡的日子艰辛异常。母亲心疼我们，常大老远赶来看

望。每次来，她那瘦弱的身躯都背着沉甸甸的自家种的蔬菜。接过那

勒得肩膀生疼的背篓，我常忍不住鼻酸：如此瘦弱的母亲，究竟是哪

里来的力气？

后来日子好了，我买了房，数次想接母亲同住，她总以“习惯乡

下”为由推脱，其实是不想给我们添乱。为了联系方便，我给她买了

手机，可她年事已高，只会接听。有次我因忙碌几天没打电话，她担

心出事，又不会拨号，急得满村找人帮忙。当听到我的声音报平安

时，电话那头传来的松了一口气的叹息，让我瞬间泪目。从此，无论

多忙，每天一个电话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

岁月流转，母亲年逾古稀，身体每况愈下。我们强行将她接来身

边照料，可此时的她，吃穿已无兴致，常年卧床。即便在病榻上，她关

心的依然是我们吃得好不好、工作顺不顺，唯独对自己受的病痛只

字不提。

如 今 ，母 亲 已 驾 鹤 西

去。母亲节时，我再也看不

到那个蹒跚的身影，再也听

不到那声温暖的呼唤。

母亲虽已离去，但她的

音容犹在，精神永存。如有

来生，换我来守护您。

冬日暖阳，漫步乡间田地小路，

穿越旷野山坳，不时遇见欲与行人试

比高的苍耳，形容骨瘦，傲立清风。

苍耳之苦

不由得想起《诗经·周南·卷耳》

中的“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

人，置彼周行。”眼前呈现出一幅乡

野路边女子怨而不怒的画面。坡上

坎下采采采，采了个寂寞。口里心里

怨怨怨，怨了个空虚。弃于路边的筐

子，装不满卷耳菜，却装满了劳作女

子思念心上人的叹息、担忧和恍惚。

风尘到不了的地方，苍耳子可

以到达。脚步到不了的地方，思念可

以到达。这是祈愿。

故此，民间说它是常思菜。卷耳

即苍耳，伧人皆食之。伧人，指村野

的穷苦百姓。男人出征边塞，万里之

外，浩浩乎，平沙无垠，生死两茫茫，

留守在家的女人无劳动力支撑，无

情绪托举之臂膀，伺候公婆，养育儿

女甚至遗孤，缺饭食，多孤独，空盆

破罐，只得门前屋后采些苍耳嫩叶

充饥果腹。

“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

烛”，唐代诗人张籍的《征妇怨》哀民生

之多艰，诉战乱苛政之多患。采食苍耳

叶的弱女子如处灾荒，苟且存活，如白

天蜡烛，惨白无光，风袭即灭。

杜甫《驱竖子摘苍耳》诗云，“卷

耳况疗风，童儿且时摘。”写的是天

灾粮荒，民不聊生，无奈命童仆采摘

苍耳充饥，治风病，隐含对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的忧虑。

涩苦的苍耳叶，是一道苦命菜。

苍耳野蛮生长于荒山野岭，偶闻呦

呦鹿鸣，也只能望其项背，从无大雅

知音亲近，长相粗鄙，似乎充满敌

意，暗藏阴险。苍耳子形如千足虫，

酷似狼牙棒，不忍直视。颜值违和成

了原罪。也就难怪古人以貌识物，把

苍耳定格为恶草。

屈原在汨罗江边吟唱《离骚》，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诉说清高超然。“葹”即指苍耳，意指

满屋野花杂草和丑陋刺人的苍耳，暗

指君王宫廷充斥奸佞小人，诗人孑然

独立，不愿同流合污，随波逐流。

无独有偶。东汉王逸《楚辞·九

思》中“椒瑛兮湟污，葈耳兮充房”，

葈耳即苍耳，占据满房，排挤空间，

而香椒玉英被污染破坏，以此表达

对社会不公、怀才不遇、劣币驱逐良

币的愤慨。

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目睹“黄

沙漫道路，苍耳满衣裳”，感叹中原

行军路上环境之恶劣，游子忧国念

家之惆怅。

苍耳，一度被视如毒瘤，遭贬被抨。

苍耳之用

心远地自偏。苍耳自带钩刺，筑

牢防火墙，摒弃温柔，拒绝骚扰，大

风起兮，捕捉向阳向上流量。

万物蕴含着有形无形的平衡。

苍耳见证了分离之苦、饥荒之苦、奔

波之苦，也以其苦汁苦水，化解人之

疾苦。

苍耳出身贫瘠，生川谷及田野，

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一岁一枯

荣，有幸入了大雅库存，其名其状其

性其效，记录在册。《本草纲目》载：

“苦、辛，微寒；有小毒。”《本草拾遗》

对苍耳的叶、花、实整体药用进行了

完善。其主要功效是祛风散热、疗疮

解毒，可用于蜂蛰虫咬、慢性鼻炎、

皮肤瘙痒等常见病症。

不过，苍耳有毒，需遵医嘱炮制

配置，不可鲁莽入口。凡事过犹不及。

人类靠近苍耳这种野性刚烈植物，乃

至所有花草树木、虫蚁百兽、山川河

流，理应取其用，避其险，始终保持三

分敬畏，不为出线越界受损买单。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山中

隐者的药篓子里，一定少不了春夏

苍耳叶、秋冬苍耳子的加盟。

百草是药，识草为良药。不得不

提及药祖神农，他踏云走千峰，遍尝

百草，日遇七十余毒，辨析植物入药

的“升降浮沉”，宣药疗疾，救夭伤人

命，却把自己当作百毒攻击的人肉靶

子。苍耳作为漫山遍野常见植物，无

腿走天涯，且有不请自来之黏性，无

疑在炎帝悉心探索的草药之列。托名

炎帝的《神农本草经》堪称千年药物

宝典，其中将苍耳以“葈耳实（即苍耳

果实）”为名列作中品，记载其“主治

风头寒痛，风湿周痹，四肢拘挛痛，恶

肉死肌”。这是苍耳的药用发现纳入

炎帝医药体系最实在的佐证。

如 今 ，神 农 采 药 地 ，四 季 百 草

发，种植中药材，民生开良方。

一生不择枯荣，只求寸步随人。

苍耳披铠甲展锋芒，收割人间顽疾

痼瘴，对人类作了最友善的交代。

苍耳之乐

苦果，亦可作乐。对于乡村小伙伴

来说，苍耳子具有浓郁的玩赏性、娱乐

性，为枯燥无聊的童年增加点意思。

苍耳子成橄榄形，像小刺球，谁

挨它，就粘谁，谁惹它，舍命纠缠。农

村人家都与苍耳子有不解之缘。放

牛，经过杂草荆棘丛，饱受蚊蝇骚扰

的耕牛，正好借机蹭痒过瘾，却意外

被苍耳子粘住不放，牛头牛脖牛腹牛

尾依次刮擦，一一贴上“牛皮癣”。摇

头摆尾的大黑狗极尽表现，顺势在草

丛中打滚翻筋斗，苍耳子趁机攀附狗

毛，大黑狗秒变“斑点黄”。跟在后面

的放牛娃和农耕人，自然也少不了惹

刺上身，大人的泥腿子、小孩的包浆

衣袖，打满黄褐色苍耳标签。

所有的植物都身怀绝技。苍耳淡

定自如，不动声色间，借助他方平台

为移动载体，完成种子与生命力的延

续。因此，苍耳子被唤作粘粘果。

记得小时候，老斗古、挖斗、铁

牛和我几个小伙伴，挎着竹篓扯完

猪草，冬日暖阳下晒得无聊，于是瞄

准路边那片苍耳，一场说干就干的

粘粘果激战游戏随即开局。老斗古

个子高，最猛，抢先冲进离离原上

草，刷一把壮实的粘粘果，占据制高

点，朝我们几个甩过来，自然是无一

漏网，个个胸前衣服上霎时多了几

颗苍耳小刺球。苍耳子如同长了爪

子，丝丝紧扣衣服，还没来得及撕下

来，老斗古又发起了第二轮攻击，我

们几个头发打上了各种结。

伤敌一万，自损三千，老斗古直

呼，扎手嘞！待他退至一边休整，我

们三个闪入丝茅草、狗尾草、野苎麻

和长葛藤包围的苍耳丛里，伸出掰

过板栗球的粗纹手，沙沙沙撸几把

粘粘果，兜在口袋里，囤足“子弹”，

并迅速达成联盟，喊一句“冲啊”，一

前一后一侧，三面奔赴，出击老斗

古。瞬间，老斗古浑身“挂彩出彩”。

我们笑得拍手跺脚，却冷不防

挖斗这个机灵鬼，不按套路出牌，反

转打自己这边人，居然在铁牛背上

贴了个“王八”字样，替老斗古出了

口恶气。打到最后，阵势混乱，敌我

不分，打成了恶作剧。挖斗的眉心被

老斗古砸中，妥妥的一枚美人痣。我

最遭殃，不知哪里飞来一梭子“流

弹”，后颈窝里中招，又痒又疼，跳起

来抖不出，反手抓又直往衣领底下

掉落，只得脱衣解裤，逐一清理。谁

料弱势暴露，又陷入一片粘粘果的

“枪林弹雨”中……

待几个“小刺猬”回到家中，已是

刮痕累累，猪草里也落了不少苍耳子，

自然免不了接受一顿预测中的训斥。

如此看来，苍耳那些令人言而

惊悚的别名牛虱子、饿虱子、刺儿

棵、棉螳螂、苍耳蒺藜等，恰是名副

其实了。

“城壕失往路，马首迷荒陂。不

惜翠云裘，遂为苍耳欺。”想想仗剑

走天涯的偶像李白，智商情商那么

高，拜访友人迷路，竟误入苍耳丛

中，扎扎实实被苍耳欺负了一回。我

等布衣草民，常被苍耳“打压”也就

不足以见怪了。

诚如一位作家所言，在饥饿时

看苍耳是一种粮食，在生病时看苍

耳是一种药材，在幸福时看苍耳是

一种杂草。

深以为然。

今岁的冬，总念着秋的余温，藏着几

分软乎乎的眷恋。大雪都过了，天地间却

没添多少寒冽，反倒透着暖融融的柔，是

冬日里难得的小阳春。

周末天朗气清，约了友人沿小径慢

走。河畔田埂上满是清清爽爽的气息，混

着暖阳的温意扑过来，心里也跟着亮堂起

来，满是浅浅的欢喜。抬眼望去，眼前竟是

一幅清浅的冬日画：左边老树枝丫疏疏朗

朗，挂着几片迟落的叶，风一吹就轻轻晃；

右边几丛绿灌还透着翠，叶尖沾了点细

霜，晒着太阳亮晶晶的；远处的山，蒙着一

层薄薄的白，像盖了层轻绒，安安静静地

铺在天边。风过林梢，枝丫轻轻碰着，沙沙

响，像冬日凑在耳边说的悄悄话，絮絮叨

叨讲着日子里的细碎故事。

田埂旁的菜园边，身着红蓝衣的两位

大娘正蹲在垄上亲切换菜种。竹篮就搁在

脚边，一篮装着饱满的菠菜籽，一篮是圆

润的芫荽种，篮沿沾着新鲜的泥土。“你这

菠菜籽去年种得旺，今年我也试试！”红衣

大娘拈起几粒黑亮的菜籽，凑到阳光下瞧

了瞧，眼角的皱纹都浸着笑意。蓝衣大娘

笑着往她篮里添了把芫荽：“这品种耐冻，

过冬收了包饺子香！”两人你一把我一捧，

指尖沾着泥土，话语慢悠悠的，混着菜园

里青菜的清润气息，顺着暖风向远处飘

去，格外熨帖。不远处的芦苇荡边，几个孩

童追着芦花跑，小脚丫踩得田埂上的枯草

沙沙响。他们举着胖乎乎的小手去抓那些

飘飞的白絮，笑声脆生生的，惊得几只小

雀扑棱棱掠过苇梢，翅膀扫落的细霜，落

在孩子们的发间，像撒了把碎钻。

风拂过土地，没带多少凉意，反倒裹着

暖，载着淡淡的诗意，慢慢掠过一大片芦苇

荡。芦苇是最实在也最耐冷的，就那样直直

立着，以最简单的模样，迎着这冬日的暖。

风来的时候，芦苇秆轻轻晃，芦花簌簌摇，

像时间慢慢走着的声响，每一阵风过，都藏

着岁月里安安稳稳的味道。冬的底色清清

浅浅，素白的芦花、深绿的苇秆缠在一起，

太阳穿过薄薄的云，洒在芦苇上，每一根草

叶都沾了暖光，安安静静闪着柔亮。

芦苇叶在风里摆来摆去，似在听风说些

什么，又像在讲自己的过往。“蒹葭苍苍，寒

霜初凝。”冬意慢慢浓了，芦花就轻轻舒展

开，白茫茫铺了一片天，像落了层轻雪，清清

爽爽的，宛若仙境。风一吹，芦花就飘起来，

细细软软的，偶尔落在孩童的发间、大娘的

竹篮沿上，轻得没一点声响，风停了，又悄悄

贴回苇秆旁，透着冬日里的软和灵秀。

芦苇随风轻轻舞，天蓝蓝的，透透亮

亮，这静悄悄的天地间，好像能听见时光

慢慢流的声音，能触到风里大自然的轻呼

吸。阳光洒下来，金亮亮的光裹着白花花

的芦花，风一动，光影就跟着晃，孩童的笑

声、大娘们的闲谈混在风里，简简单单的

美，让人心里暖暖的，格外舒服。

这些芦花，轻悠悠的，风一吹就飘向

远方，也带着人的思绪，飘向藏在心里的

念想。它们在风里直直站着，朝着天，不怕

冷，不弯腰，这是芦苇的性子，也像每一个

心里装着希望的人——像追着芦花跑的

孩童，眼里藏着纯粹的欢喜；像菜园里换

菜种的两位大娘，心里装着寻常日子的热

忱。在这片清清爽爽、芦苇依依的地方，我

们寻到了一处安安静静的角落。闭上眼吸

口气，泥土的清润、芦苇的淡香缠在一起，

指尖碰一碰芦苇秆，凉凉的却透着韧，暖

阳晒在肩上，暖乎乎漫到心里，浑身都松

快自在，说不出的舒坦。

看着这一片芦苇荡，忽然就懂了：人

生大抵也像这芦苇荡，有时晴暖舒服，有

时也会遇着风雪；有时安安稳稳，有时也

会有波澜。可只要像芦苇这样，心里装着

暖，守着自己的本心，就算在冷天里，也能

直直挺立，终会在这天地间，寻着自己的

去处，活出自己的模样。

我和友人站在芦苇花海旁拍照，她举

着相机，细细找着最好的角度，想把这暖

冬的美、这人间的烟火气都留住；我站在

一旁笑，任芦花落在肩头，等着镜头定格

下这份简单的欢喜。时间好像在这刻停住

了，心里没了杂事，只剩满满的轻松，这份

冬日里的暖，悄悄藏进了记忆里。

夕阳慢慢沉下去，天边染了片暖红，

余晖洒在芦苇荡上，把白芦花映得泛着淡

淡的金，也把孩童的身影、大娘们的轮廓

描得愈发温柔，让人舍不得走。我慢慢挪

着脚步离开，心里满是眷恋。我知道，这份

关于冬、关于芦苇、关于小阳春里暖融融

的记忆，会一直藏在心底，成了日子里最

暖的光，往后想起，都是这冬日里轻轻的、

暖暖的私语。
真情

记事本生活家 随笔

采采苍耳
谭圣林

冬日私语
黄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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